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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刃”效应 :片花、真人版及跨文化冲突
———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引发争议的背后 金 涛

迪士尼新片《花木兰》未映先热，借助法国
女足世界杯的决赛，预告片全球首发即掀起话
题：一分钟的短视频，创造了影史 24小时内预
告片关注度排行第七的纪录。更耐人寻味的是
东西半球的两极反应：中国人质疑“服道化”不
在线的失实，美国人吐槽“木须龙哪里去了”的
不解。看来，真正读懂光影背后的中西文化差
异，还要等待 5个月。

从南北朝民歌、 动画片到真人版电影，花
木兰的 IP价值被反复解读，从汉家女儿、迪士
尼公主到美式超级英雄，花木兰的角色内涵也
已被层层赋义，花木兰走向全球后，要从文化上
理清血缘，成为一件难事。但是，“花木兰”电影
所引发的争议绵延 20余年，表明它触及了跨文
化叙事和传播的深层问题， 诸如当代价值如何
从传统经典中萃取、 本土叙事如何从全球语境
中突围、中国元素如何从多元文化中彰显等。

迪士尼作为东西文化交往的“触媒”，在当
前东西方资本、制度和意识形态加剧碰撞的全
球背景下， 它对跨文化的角色诠释和主题演
绎，也无时无刻不在受到考验。和 20多年前相
比，此次《花木兰》预告片引起的全球空前吐
槽，笔者认为，有三点启示值得回味。

《花木兰》预告片首发当日，24小时内于全
球拿到 1.751亿点击， 位列历史第七， 仅次于
《复仇者联盟 4》（两款）、《复仇者联盟 3》?两
款）、《狮子王》和《小丑回魂》预告片。迪士尼一
向重视预告片， 算计每一部电影预告片的首
发，比正片首映还精心。

预告片，即片花。原本贴在正片之前，旨在
吸引观众的“附带品”，如今已成好莱坞新的营
销战场。好莱坞有项统计显示，网络正成为发布
预告片的最好平台， 其点击量与最终票房有很
大关系。2018年感恩节，迪士尼发布新版《狮子
王》的预告片，重现了小辛巴被举起来的经典一

幕。虽然 PV只有短短 94秒，但足以震撼人
心，创造了预告片点击量 24小时内的历史最
高纪录———全球观看次数高达 2.246亿！

但是，预告片是一把双刃剑，既强化卖
点，也放大缺点。这是短视频传播的一个基
本特点：碎片化。迪士尼对短视频的放大效
应预估不足，“片花”是信息量最密集的短视
频，作为全片卖点的高度浓缩，公布的内容
显然缺乏内部文化评估。 短视频是流量时
代，所有细节会被成倍放大，掩盖人们对故
事的关注。此次，刘亦菲惊鸿过后，人们看到
了“一地鸡毛”，即东方元素的散乱堆砌。果
然，从福建土楼、蒙古铠甲、日式妆容、太极
拳到中式英语，这些细枝末节，也许瑕不掩
瑜，却无不指向好莱坞对中国元素的拼贴和

脸谱化的顽症，成为观众的吐槽点。

时下，全球电影市场中有接近六成的
观众是通过预告片和特辑来了解热门档影
片的，移动社交时代，作为典型的短视频产
品， 片花的传播形式更影响了观众的审美
趣味， 追求瞬间感觉刺激， 拒绝理性和冷
静。一则短片带动上亿流量，应在内容取舍
上慎之又慎，对预告片的“双刃效应”要有
清醒认知。

根据迪士尼的翻拍动画经典计划，电

影《花木兰》应该是第 12 部真人版电影。从已
经上映的 11 部来看， 虽已创造了 70 亿美元
的票房，从艺术价值角度来说，成为新经典的
案例并不多。票房最高的电影《美女与野兽》

还借助了饰演者艾玛·沃特森和丹·史蒂文
斯的明星效应。除《阿拉丁》外，《爱丽丝梦游
仙境 2》《胡桃夹子与四个王国》和《小飞象》

也没有达到市场预期。 真人版引发的争议，

正在近期热映的《狮子王》里持续，纪实性影
像和动画片语言的冲突， 表明问题之源出在
美学。

由虚到实，不是简单涉过边界，而是跨越
两个不同的世界。 动画片有独特的规定情境，

角色可以天马行空， 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表
情可以夸张变形，打破现实生活的逻辑。在实
景电影《狮子王》中，人们能看到毛发质感的细
节，却察觉不到细腻情感；能看到动作步态的
真切，却无法体味生动表情；能看到非洲草原
的壮丽景观，却无法展开想象的翅膀。更加令
人担心的是，当下好莱坞技术至上的理念主导
下，制作人追逐技术创新，忽视文本打磨，在文
化上犯下的“技术性失误”，对内容品质造成相
当损害。从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以预告片展示
的水准看，创作态度显然过于随意。其实，迪士
尼对异域文化题材的驾驭一向以拿来主义为
特色，追求细节上的至真至美，近年出品的《阿
拉丁》《海洋奇缘》《寻梦环游记》等，在文化转
译方面都十分稔熟。可是，此次人们对《花木
兰》服装、化妆和道具的诸多质疑，包含了对于
文化猎奇的批评。应该说，这个困局是自设的，

在历史真实方面，经典是不能戏说的，否则，在
文化上就会成为无锚之船。从这点来说，技术
特效进步，并非意味内容品质提升，相反有时
还会帮倒忙。

相较于 21年前动画片引发的争议，这次，

我们从《花木兰》的空前热度中，窥见了更为复杂
的跨文化冲突图景。

一是“是花木兰吗”。新版电影中人物的鹅黄
复古妆容、南方风格居舍和中式英语对白，打破
了国人对花木兰的传统印象，好莱坞对中国元素
的“时空错位式”的符号化移植，继续加深着我们
对西方人眼中东方主义的文化刻板印象。 二是
“花木兰是谁”。花木兰披发执剑，呼啸上阵，正如
《风中奇缘》中自由选择爱人、反对包办婚姻的宝
嘉康蒂，《海洋奇缘》中勇斗恶魔、保护族人和家
园的莫安娜，《冰雪奇缘》 中呼风唤雨的艾莎和
破解魔咒的安娜。 这个按西方价值观塑造的超
级英雄形象，深受当代社会女权主义思潮影响。

三是“谁的花木兰”。当年动画片《花木兰》仅凭
欧美市场拿下 3 亿美元票房， 作为迪士尼塑造
的东方公主经典，培养了一代欧美观众，陪伴其
童年成长， 沉淀为共同的文化回忆。 在他们心
中，新设的“木须龙”一角不是配角，而是和花木
兰齐观的主角， 对于这种对花木兰的文化挪动，

他们当然很敏感。

对于一部只公布了 1分钟片花的电影来说，

也许网民们的反应是过激的，大量的补充信息有
待正片公映时的官方阐释。 网上充斥的不少言
论，对美式超级英雄的花木兰无法接受，这表明：

跨文化冲突中，偏见比误解更加麻烦。其实，花木
兰走出国门之旅， 就是自身形象不断变异的过
程。

在形象设计和故事情节方面，花木兰早在 21

年前就已被重塑。视觉上，花木兰变成丹凤眼和
小麦色皮肤，体现着西方人对中国女性的审美。

故事上，增设了“木须龙”一角，比起中国人的性
格，它又具有美国人开放幽默的特质，是东西文
化的融合。主题上，花木兰的故事由“家国奉献”

变成“自我成长”，即“关键不在于我是谁”，而是
“关键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杂糅了
东西方价值观、 全新出场的花木兰。 二十多年
来，中美两国文化有激荡有碰撞，新旧两版《花
木兰》不断揭示着我们时代的冲突，也映射着两
国观众心态的变化。 谁能更加开放、 包容和自
信，花木兰就是谁的。

预告片:细节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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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在上海大剧院首演的昆剧《浮生
六记》（如图），改编自清代沈复的同名小品
文。整场演出好像一首哀而不伤的悼亡诗，

整体的基调是悲苦凄怆的， 而在这凄清的
情绪中又隐藏着伴随着旧日回忆而来的点
点蜜甜，让人欲罢不能。故事从芸娘去世后
的回煞之日开始，到沈复病重弥留之际结
束，共分为六折，分别是《盼煞》《回生》《诧
真》《还稿》《纪殁》和《余韵》。“情词动人、

意境浑融”，是演出最大的亮点。

《浮生六记》原作是典型的明清文人
小品，以恬淡的笔触描写日常生活琐事，从
中寄托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文人哲思。 这种
“碎碎念”式的文学作品，谈不上特别具体
的戏剧冲突，因此在改编成“戏”时难免失
之于平淡。 但本剧编剧罗周巧妙地选取沈
复创作此文的初衷———把回忆与芸娘的生
活作为出发点，从芸娘去世开始写起，将戏
剧时空分割为“真”“幻”两部分，将原作中
作者对过往夫妇生活的回忆用芸娘还魂的
方式展现出来， 还在真实生活的部分杜撰
了一个与芸娘相对应的女性“半夏”。这种
思路， 从侧面渲染了沈复与芸娘夫妻之爱
的动人和感染力，也让观众在沈、芸的爱
情之外看到了“爱”的多样性。

窃以为，本剧最出彩的是《诧真》和《还
稿》两折。前者为芸娘本传，后者为半夏写
心，两折一幻一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芸娘和半
夏两个同时代女性的不同性格，以及对爱情不同
的态度。林语堂曾赞美芸娘是“中国文学中最可
爱的女人”，不仅因为她温柔美丽，更可贵的是芸
娘身上体现出那个时代女性少有的天真洒脱性
情，即使身为人妻，仍对生活保留着少女般纯粹
的好奇心和热情。在剧中体现最鲜明的，莫过于
芸娘女扮男装跟随沈复出门赏灯，这也是本剧在
表演上的一大亮点。扮演芸娘的优秀青年演员单
雯，在恪守闺门旦家门之外，从步法和语调上都
加入了一些六旦的表演特点。“女扮男装”在昆剧
舞台上并不多见，但女性行当模仿生角程式动作
的表演却很多。主创在此处为芸娘设计了和沈复
同样的身段动作，形成双人对舞的模式，既表现
了芸娘学习男性动作的剧情，又突出了芸娘作为
女性巧扮男装的可爱、俏皮。

半夏是编剧罗周杜撰出的人物，然而，她的
“人设”甚至比芸娘更像在当时社会真实存在过
的人———这也正是编剧匠心所在， 即通过这一
更符合当时社会“标准”的女性形象对沈、芸爱
情的体认，来侧面渲染沈、芸真挚情感动人的魅
力。在本剧中，编剧巧妙地赋予半夏作为生死爱

情的旁观者和作为沈复续娶的妻子的双
重身份。作为沈复悼文的第一读者，半夏
和观众一样是沈复夫妇爱情的局外人，她
的阅读引领观众进入沈复与芸娘的爱情世
界。在这个身份下，她仿佛是观众的代言
人，她的钦羡和感动也是观众的所思所想，

同时沟通起剧中现实生活和回忆幻境之间
的联系。而作为一个由婆母作主娶进门的新
媳妇，她在剧中又是插入沈、芸爱情之中的
“第三者”，编剧并没有为了设置简单的戏剧
冲突而把半夏塑造成一个脸谱化的人物，而
是站在她的立场为她写了这折《还稿》。半夏
的所思所想及言行，主要夹在老夫人和沈复
的矛盾中表现，集中于《倘秀才》和《叨叨令》

两支曲子里。特别是她在面对婆母的歉意时
说“妾虽嫁不得书中郎君，却得侍奉书中相
公。天缘如此，半夏之幸”，寥寥几笔便勾勒
出一个“嫁情不嫁人”、既理性通达又重情重
义的奇女子形象。《浮生六记》原作素有“小
红楼梦”之称，在本剧中，主创进一步突出了
这个特点———芸娘和半夏仿佛是黛影钗
副，这两个同样美好可爱的女子同沈复的情
感纠葛，一个是恩爱夫妻不到头，一个是空
守有情情难诉，更直观地让观众感受到了人
生的不完满和悲哀。

昆剧《浮生六记》整体上延续了江苏
省昆剧院一贯的“清冷幽静”风格。全剧
出场人物仅六人， 舞美设计也秉持了一
贯的简淡风格。 现实部分的家庭生活布
景以清幽淡雅的江南士族家居为主，幻
境部分则在原本是天幕的位置， 用一块
缓缓飘荡的绸帕代替， 搭配整个舞台的
灰白色调，透露出芸娘香魂一缕飘荡在天
地之间的凄清意境。总体而言，该剧不论
是人物设置、 关目安排抑或舞台呈现，都
是非常成功的。然而，由于原作本身是一
部文人气息浓郁的作品，在舞台改编时也

难免有些“文人剧”的倾向。例如开场表现沈复风
雨孤灯下的数寒更思忆场面，虽然设置了王婆和
张禹门两个人物来穿插调剂，但作为一折长达近
半个小时的折子，大段的沈复独白式唱词和较少
的身段安排，仍然让场面显得有些过于“冷淡”。

尽管这种气氛与剧情本身相得益彰，且扮演沈复
的优秀青年演员施夏明将情感层次处理得非常
好，将沈复如痴如癫思念等待芸娘的热切到失望
伤心的跌宕心情，通过一大段南曲演唱刻画得淋
漓尽致，但是，作为在大剧场的演出，这样用重头
独角戏开场的方式，确实在迅速吸引观众入戏方
面显得吃力了些。似乎可以考虑将沈复的唱词做
略微的缩减，以增加剧情展开的紧凑性。

谁念西风独自凉？沉思往事立残阳。人世间的
不完满莫过于“得不到”和“已失去”，因此“悼亡”才
成为千古流传的经典母题。本剧结尾，主创们慈悲
地为不完满的故事设置了一个看似和解的终
局———沈复和芸娘携手魂归离恨天，他们双双拜别
半夏，而半夏也从这一场爱情的旁观中达到了对人
生的更深体认。但作为观众，内心总有点点酸楚漫
溢开来，乃至于听到石小梅老师念着“蘸我旧时泪，

使君泪入珠”的时候，竟怔怔地掉下泪来。

一次对正常人内心世界的回归
沈嘉熠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在时隔 9年后，由
国内新浪潮话剧的代表人物王翀导演复排。

显然， 王翀是一个有着视觉思维的戏剧人，

他的戏剧语汇有着不同于传统戏剧的媒介
和影像意识。他之前的作品《雷雨 2.0》，就利
用摄像机和大屏幕，把影像和演员表演结合
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新的雷雨故事和戏剧审
美。之后，他又执导了《地雷战 2.0》《样板戏
2.0》等，都在原有的审美习惯上尝试新的表
达方式。这次的《天堂隔壁是疯人院》，相对
他之前的作品还算“保守”，对原剧本的文本
也做了一定的保留。不过，王翀精简了剧中
荒诞的部分，而把目光聚焦于现代人内心深
处的孤独，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疯人院。

《天堂隔壁是疯人院》是上海剧作家喻
荣军 2001年的作品， 讲述的是疯人院里院
长、医生和病人一起策划和演出他们想象出
来的人世间。剧中，无论疯子、医生还是他们
在戏中戏里扮演的正常人，其境遇和行为都
充满了荒诞的闹剧感，作者通过荒诞的行径
折射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荒芜。这出剧被很多
剧团反复排演， 却大多致力于如何诠释
“疯”， 演员们往往花很大精力于表演和台
词，以呈现一个喧闹的疯人院，用疯言疯语
来呐喊出角色心中的声音。此次复排却一改
喧闹风格，回归精炼，同时带有点伍迪艾伦
式讽刺的幽默。

此次，王翀删减了疯人院线索，也删减
了相应的台词和角色，不去追究这些角色到
底是疯子还是疯子所扮演的普通人。 本来，

疯子和正常人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原剧中周
文天多舛的求学命运被安排在吴所身上，多
重的悲剧性命运让吴所在生活中更为压抑
和孤独，也让他最后的反抗更有力量。原剧
中两位男配角顾忌和里白被替换成女性角
色，成为吴所仅存的可以说话的朋友。一个
迷茫孤单的男性和三个天真、胆小、世俗的
女性， 本来应该无法真正做到精神上的交
流，但是他们间的对话还是产生了。这何尝
不是现代人的生活———彼此的话语永远是
平行线，无法相交。

将顾忌和里白设计成女性，这一做法还
可以把剧情的转折点———杨仁施行兽行，变
得合乎逻辑。 顾忌和里白被杨仁强奸虐待，

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姑娘们都沉默了。吴所
失去了仅存的可以说话的朋友，为了替她们
讨回公道，更为了让自己能在更多人面前说
话，他杀死杨仁并向警察自首，做了一回可
怜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改编
让原本的荒诞变得有点现实色彩，让观众对
吴所这个人物有更多的代入感和认同感。

除了删减角色和故事线以外，此次改编
还删减了大量台词。这似乎是王翀导演的风
格之一，他非常善于运用台词之外的戏剧语
汇来表达主题。剧中，“自行车”无疑是贯穿
整剧、与角色一体的重要语汇。空旷黑暗的
舞台上，一座巨大的废弃自行车山赫然矗立
在中央；演员们的语言交流就像是永不交叉
的平行线，表面看你一言我一语，有着双向
的交流，但是他们无法真正沟通，永远各说
各的，背后真正想说的话———吴所想对咪咪
的示爱———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然而，演

员的行动因为自行车的存在变得流畅，甚至
比他们语言的交流更为流畅、融洽。剧中每
一个成年角色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自行车，

诗人里白的滑板车和自行车的转换，也浓缩
她从童年转为少年的过程。每个角色和他们
所属的自行车构成一个人物整体， 互为象
征。自行车还是触发杨仁对里白施暴的重要
叙事线索。 里白因练习骑车摔倒而偶遇杨
仁，并被他拖到车里。在此，自行车确实是非
常有效、适合舞台的道具，它的象征意义代
替了很多台词的功能。尤其是在吴所被判死
刑后，三个女子把吴所的自行车一点一点拆
卸，扔向舞台中央巨大的自行车山，吴所也
消失在人世间，回归天堂。

自行车何尝不是人世间芸芸众生的象
征？舞台上那座巨大的废弃自行车山，既像
是从云端的窗口落入尘世的人们，又何尝不
像是人们从尘世挣扎着不断地向上攀爬，寻

求出口？一辆辆简单的自行车在剧中承担了叙
事、象征等多重身份，这种精炼的戏剧语汇在
当代戏剧舞台上并不多见。

演员们在剧中说话也非常节制。除非是必
须，台词不是角色表达的主要手段。吴所是所
有角色中最“唠叨”者，他反复地表达着自己要
说话的欲望。他的三位女性朋友则往往是他的
听众，除了里白一时兴起念一段古诗。只可惜
他们谁也听不懂谁。饰演吴所的何易，表演非
常令人难忘。 他的台词和肢体表达都恰到好
处，把吴所的孤单、执着以及善良表现得淋漓
尽致；他跨越了边界，似乎不像疯子，而像一个
迷茫的普通人。

对台词的“减法”，在当代话剧中显得让人
耳目一新。 这也许是导演的影像思维所致。导
演王翀是 80后， 他的成长更多伴随着影像而
非文字，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成长氛围中，他养
成了弱化戏剧的文学性和增加戏剧的视觉性
的意识。这样的探索，对于当代中国话剧应该
是一件好事。

曾经有一段时间，笔者对于现代话剧很是
困惑： 什么时候很多话剧变成诙谐朗诵剧了？

为了迎合观众，演员们在舞台上说着各种俏皮
话，叙事靠台词，调侃也靠台词，表达主题更靠
台词。当然，这样的作品不会出错，也有市场，

也许投资回报前景比较好；如果凑巧遇到一个
好本子，找来大明星，也可能成为一时热剧。只
是，戏剧，仅此而已吗？戏剧难道和电视剧一
样，仅靠台词和演员撑满整出剧就是全部吗？

新浪潮戏剧人称新浪潮话剧，源自法国新
浪潮电影， 他们力求像新浪潮电影 《四百下》

《筋疲力尽》等一样，致力以现实生活场景来呈
现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和心智，并实现内部心理
与外部现实的结合。导演王翀是这种创作潮流
的发起人之一。 正如这些年轻戏剧人所说：我
们乘风破浪，探索没人去过的海域，在上演的
同时消逝，酝酿起下一波巨浪。

巨浪？可能未必。但是，它所带来的另一种
清新风格，也许会带给当代都市观众完全不一
样的感受。这种探索，也是如今上海这个文化
都市所需要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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